
10援我把两张照片同时摆到你
面前，同一个人的脸，一张拍于白

天，一张拍于夜晚。我不能告诉你

她的名字，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也

为不吓着你。当然，看过照片你可

能会发现根本不可怕，反倒很迷

人。我说迷人不是指她的长相，而

是表情。五官清朗、面容确信的这

一张，拍于晚上十一点半，她已经

睡了，然后悄无声息地起床。她像

别人在白天那样准确地知道自己

要干什么。她在房间里翻检，坐下

抽烟，思考问题，写日记，她经过

任何障碍物都能轻松地跳过或者

绕开。对，她的确在梦游。她梦游

时如此清醒，生活井井有条。另一

张拍于正午十一点半，窗外的阳

光很好，这一点你从照片上也能

看到。她一脸迷茫，神情倦怠，似

睡非睡，似乎歪倒就可以睡着，但

此刻她的确清醒着，真正意义上

的那种清醒。她的茫然、倦怠是因

为正受梦游的折磨，她不怕梦游

本身，而是因为没法完整地找到

梦游的痕迹，她为不能重返昨夜

的梦游现场焦虑。所以，她清醒时

更像在梦游。我跟她说：你的任务

就是夜里做梦，白天找梦。她说：

这有什么不好。

11援我说：可以拍照吗？他说：
施主请便。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我

摁动快门。那一瞬间他看了一眼

那口八百多年的古钟，据说是镇寺

之宝，钟也在照片里。他长了一颗

适合剃光头的脑袋，圆圆溜溜的，

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听庙里

的小和尚讲，他医术高明、学问精

深，每天为百姓义诊之余，闭门研

究医术和佛法。如果天圆地方之

类的面相之学可靠，他就该是最宅

心仁厚的和尚。那张脸上尽是优

点，亲和、明朗、脱俗，五官长得也

恰切，怎么夸都不为过，我这个俗

人有那么一会儿都替他可惜了，这

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在这山里深居

简出。当然这想法要深刻反省。但

我仔细看过照片，还是在他看古钟

的眼神里发现了邈远苍茫的东西，

宽阔悠长，那东西叫什么，我说不

清楚。

12援那人长得很像大学者哈贝
马斯，鼻子和嘴距离过近。这个长

相适宜作漫画，只要一直往下画一

个气势汹汹的鼻子，直到它被嘴巴

硬生生地拦住。你不能要求一个

人的嘴巴无节制地妥协，最后长到

下巴上。他在法庭上唯一的一句

话就是：我不能无节制地妥协。所

以，他拿菜刀砍了那个每周都要上

门收保护费的家伙。他就是个卖

熟食的，煮点牛肚和五香猪头肉，

再加上老婆拌的几样凉菜在街头

卖。挣的钱都不够交保护费的。他

去街道告，去派出所告，没用，那

家伙上头有人，有一天还带人调戏

了他老婆。天下的糟心事都一样，

天下的坏人也都一样，为了防止老

婆被糟蹋，他想起那句老话，软的

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他把切

肉刀指向对方，但是对方瞧不上

他：就你？有种往这里砍。那家伙

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了一下。他的

刀就怯怯地过去了。他只想吓吓

他，给自己壮壮胆，但是那家伙没

躲。刀很快，猪骨头都是一刀就

开。那家伙的脖子上好像在放焰

火，场面很壮观。砍了就砍了，他

反倒不怕了。所以，他在法庭上理

直气壮地说：我不能无节制地妥

协。他说得很文气，眉宇间英气勃

发。他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

一个人叫哈贝马斯。被枪决之前，

他且喜且忧，难过的是，把老婆一

个人扔下了；喜的是，老婆再也不

会受那混蛋的害了。

13援 据说这是一张 IT 精英的
脸。如果在此类人的脸上的确能

看到各种数字和符号，那我得说，

我没法断定他的职业。我能断定

他另外一个职业，准父亲；如果不

出意料，在几分钟之内他将升任

为货真价实的父亲。他在产房门

前走动时被拍下来，表情焦虑：一

张脸被神奇地分为两半，也许连

他自己都不知道，左边的脸往左

集中，右边的脸往右集中；他一定

看见了相机，因为右眼在往这边

看，右耳朵也侧向这边，与此同

时，左眼盯着产房的紧闭的门，左

耳向产房的方向竖起来；嘴上叼

着一根没有点着的烟。烟已经被

揉皱了，兜里的那盒烟至少跟了

他一个月，一根都没少；现在他一

定要抽一根，没有火也得叼上，除

此之外他找不到别的事情能够驱

除紧张和恐惧。他一直在走道里

来回走动，像雪天里被追赶的狼。

他把衣服领子竖起来，以防更大

的冷风吹进身体里。几年前，老婆

做手术，他在家属等候区就是这

感受，觉得身上冷。手心、脚心、后

背、腋窝、大腿根处还有屁股和腰

部之间，出了至少半斤冷汗，大热

天他就是觉得冷。现在他依然冷，

但心里有底，所有的检查都没问

题，他甚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相熟的大夫告诉他，不会有任何

差错，就等着做一个健康可爱的孩

子的爹吧。我没有描述照片上他

将升任父亲的激动和幸福，因为这

张照片拍完后，他一定会两拳相击

跺一下脚，在心里喊一声矫情而又

通俗的“谢天谢地”，因为他听见

了孩子嘹亮的啼哭。

14援他坐在轮椅上，背后是砖
红色的塑胶跑道。此刻，他正在转

动轮圈，因为咬肌从两腮上凸出

来；他刚坐上轮椅不久，因为在平

坦的跑道上转动轮圈也让他汗流

满面。这是黄昏，锻炼的好时候，

很多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要感

谢那个时候的好天气，无须调光我

就拍到了理想中的色彩。他的脸

黑红亮泽，像某种温暖的金属，宽

阔的鼻子留下阴影，每一颗细小的

汗珠子里都有半落的夕阳，云霞铺

展在脸上的油光里。我不知他的

来历，现在是他的结果，之一。如

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

那么一切都不会出乎你意料，比如

悲伤、绝望，比如奋发、图强，比如

茫然和得过且过，比如，即使明天

刮风下雨，他也打算来这里练习轮

椅。他知道从此只能用轮子来走

路；他在想，我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也正值好的年华。

15援摄影师的脸。符合我们对
艺术家的基本靠谱的想象，我说的

是眼神，有种纯粹的光，盯着虚无

处也若有所思，如同在研究众生。

但这一刻他的心情未必好，看了那

么多脸会不会恶心？他拍人，一天

要留下很多人的表情。他对“定

格”这个词一直纠结，留下来，刹

那静止，是死亡还是不朽？他自然

地拍，也人工地拍，这要看客人的

要求。如果人工地拍，他要指导，

提出意见和建议，告诉他们什么时

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笑该如何

笑，不笑该如何不笑，怎样把最恰

当的表情留在快门摁下的那一瞬

间的语境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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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又落到我头上了。劝，劝不听；说，说不
灵醒，还想请老师出个面呢，如风听你的。”

草老师想了想说：“这个我不好说。要劝，我会
去劝何首魁给温如风先检讨。可老何是个兵，有理
说不清，搞不好还会再给我几脚，岂不自取其辱？你
们别大惊小怪的，客房么，要住就让他住一阵，把何
首魁逼逼也好。警察凭啥动不动把人踢几脚？他应
该为他那几脚付出代价！”

“草老师……”
“这事你别说了。”他摆摆手说，“我是不可能

为这种事出面的。记住两点：一、天塌不了。二、温如
风能一级级找政府，说明他还相信政府能给他主持
公道；一旦不信了，温如风可就不是温如风了。来，
跟老师打几下老虎杠子。”
“老虎！”
“杠子！”

“虫！”
也不知是谁发明的猜拳行酒令，还真简洁生

动：老虎倒是厉害，可害怕杠子，杠子却怕虫，虫又
怕鸡，鸡又怕老虎。循环往复着，一物就把一物降住
了。

这天下午，安北斗喝得有点高，就在亭子的长
木凳上睡着了。直到晚上八九点才醒来。一看，草老

师点着玻璃罩马灯在翻书。他好奇地问：“草老师，
你咋把这玩意儿翻出来了？”他说：“自你们镇上把
七座山点亮后，我就突然想起了老马灯。拿出来一
擦洗，特别好使。尤其是夏夜，在亭子纳凉，再翻翻
书，这不神仙日子么！现在用电量大得吓死人，动不
动灯泡就发红、停电了，还不如这玩意儿灵便。晚上
我跟你师娘把所有灯一关，天上也没星星看了，她
就看勺把山，我看书。一个夏天，我俩就两把蒲扇、

一盏马灯，连电扇都没开过，起码能省几百块呢，这
不学梭罗嘛！”
“你是活学活用啊！”
“咱们老子、庄子、墨子都是这说法。可说了几

千年，还管什么用？”
安北斗看看勺把山，又瞅瞅天空，脏兮兮的，像

是谁把搞混杂的洋漆泼到上面了，就不由自主地哀
叹了一声。

草老师说：“北斗啊，其实温如风也不难劝，你
们只要大小给个台阶，他就会自己下来的。”
“不可能，他已不是你早年教过的那个温如

风了。”
草老师摇摇头说：“弄啥你都得研究规律。温如

风一般会在啥时出门，你大概也有下数，农闲时节。
这家伙心疼媳妇娃，啥苦都愿意一人承受着。马上

就到秋忙了，他家黄豆、绿豆、扁豆、小豆没割；毁茬
苞谷没掰；红苕没挖。接下来还得犁地、施肥、种秋，
他恐怕在你们客房早急得双脚跳了。赶快找个台
阶，最好是让何首魁去下个话，说自己踢人不对。你
信不，他连夜就回家掰苞谷去了。自几座山点亮后，

雀鸟都不在山上待，全跑到庄稼地里了，糟害得他
不心疼？你试试吧！”

也是合该事成。安北斗回去第二天，派出所就
接到县公安局通知，何首魁那三脚，挨了党内警告

处分。老何虽然很生气，但还是表示服从大局。安北
斗急忙把这消息告诉了温如风。谁知温还不买账：
“官官相卫，处理太轻！”

安北斗就不高兴了：“你咋变成这式子了？人家
为去接你挨了处分，你还嫌处理太轻，啥人嘛！”
“你们都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着欺负老百姓。

欺负么，我就把这客房住它一辈子到老，看你们
咋整！”

“住去，你就朝死里住，永远都嫑出来。出来你
是孙子！”他说着，气得把门反锁上了。

只听温如风在里边摇着喊：“哎，安北斗，你
们这是私设牢房懂不懂？想罪上加罪是不是？看
我咋告你！”
“告去，腿放长、放快！”
“你反锁着我咋告？”
“学土行孙，从地里钻！”

温如风又摇了半天门，他就是不开。直到吃饭
时，才给他送了一大老碗黏面进去：“你不是能得很
么，咋不从地里钻出去。”
“安北斗，你少来了。别以为我们是同学，就不

告你。你再皮干，下一个靶子就是你！”
“快，直接朝这儿打。”他指了指自己的心窝，

“不告我你就是孙子！”

气得温如风直摇头：“没想到你们干部也有这
样豁出脸不要的。”
“我让你都快整疯了，正想一纸状子，告得离你

狗贼远远的呢。”
“你个革命干部、大学生还骂人。”
“我就骂了，骂的就是你这滚刀肉。”
“我滚刀肉？我看你也差不多。”温如风把黏面

嘬得呼呼噜噜直响。

“吃死你！”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19）

“老省长”终于说到正题上
了：“我有个想法，并且征询过重
庆、上海和北京一些高层人士的
意见，他们都很支持。今天找你这
个青铜重器专家来，也是想听听
你的意见。从古到今，总说青铜是

国之重器。不管什么东西，如果得
不到器重，名称再响亮也没有一
毛钱的用。”

郑雄用尽力气注意每一个
字，生怕有所遗落。
“老省长”说：“历史上楚国的

青铜重器很多，仅仅是已经发掘

出来的就很了不得，让人叹为观
止。可这些东西如果只存放在博
物馆的展厅里，说得好听一点，像
花瓶摆在那里装好看，其实一点
作用不起，与废铜烂铁差不多。任
何文物，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成为意识形态，就不能成为真正
的国宝。你懂我的意思吗？”

郑雄鼓足勇气说：“请‘老省
长’具体说明。”
“老省长”没有发现郑雄的紧

张，继续汪洋恣肆地说：“譬如曾
侯乙编钟就很好，都过去两千几
百年了，还能发出音乐声，还能到
世界各地去演奏，这就成了生产
力，成了意识形态嘛。你们楚学

院，过去我虽然支持过，但力度不
够大。这一次，我想作些弥补。那
天听说你恭维庄省长是当代楚庄
王，我听着不好受，这分明是含沙
射影嘛。仔细一想，又觉得问题不
大。政治嘛，就是这样，为王为贼，
都不是自己说了算。不过我倒是

因此发现，当初我签字评价你是
有争议的人才，倒是一点不错。”

郑雄哪会听不出，“老省长”
话里有话，暗中讽刺他在溜须拍
马。
“我不是楚庄王，你也不是屈

原，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做点

研究楚史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这
样的：将现在的青铜重器学会升
格为正厅级，让曾本之退下来，由
你来当会长，我这个退休干部只
能挂名当个名誉会长。你放心，我
明白你的心思，我不会空口说白

话，只要你表态同意，要不了多
久，一应正式文件都会有的。有句
话是不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行还
是不行，要看说他行和不行的那
个人行和不行。如果你同意，过一
阵我带你去见一个谁想说他不行
都不行的人。”

郑雄已经在考虑一些具体的

细节问题了。
郑雄说：“学会经费如何解

决，是财政编制，还是另有来源？”
“老省长”说：“有财政编制，

人头费、事业费，一样不少。你说
说，每年想要多少研究经费？”

郑雄说：“三十万元！不算多，
但是不能少。”

“老省长”说：“这点小钱能做
什么，再加两个零。学会一成立，
就会有一笔三千万经费到账。”

郑雄说：“‘老省长’将工作做
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推辞就太虚
伪了！”
“老省长”说：“好，那就一言

为定。不过，你也要尽快着手做一
件事，正厅级的青铜重器学会没有
给曾本之留位置。说起来，外面的
舆论没什么。但你们家里，这事一

定要摆平，不能让老先生公开发牢

骚，更不能唱反调。”
郑雄一下子愣住了，研究青

铜重器的权威与青铜重器学会无
关，这太有悖常理。他马上明白，
“老省长”突然出现在曾本之的七
十小寿寿宴上，大概也是冲着青

铜重器学会而去，说不定最初是
想请曾本之出任会长，以曾本之
的脾气百分之百地会拒绝，“老省
长”没办法了，才退而求其次。

郑雄说：“反正是空名，能不
能也让曾先生当名誉会长？”
“老省长”说：“这件事你就不

要讨价还价了，绝对不行！”

接下来“老省长”又说，曾经
想过将办公点设在楚学院，后来
这个想法被否定了，还是在东湖
宾馆里面租一栋别墅为好，可以
减少闲杂人员的干扰。

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人在隔壁
等着“老省长”，他没有留郑雄吃
晚餐，理由当然是知道郑雄晚餐

必须回去陪家人。
临别时，“老省长”握着郑雄

的手突然说：“曾侯乙尊盘被你们
说成是国宝中的国宝，全世界真
的只有独此一件？”

郑雄说：“按照曾先生的估计，
也许荆州城外的楚国都城纪南城

遗址中还埋着第二件或者第三件。
但那地方不要说发掘，就是在上面
挖坑栽树国家都严令禁止。”
“老省长”说：“那么复杂的编

钟都能复制，为什么曾侯乙尊盘

不能复制？”
郑雄说：“编钟是用范铸方法

铸造的，曾侯乙尊盘是用失蜡法铸
造的，前一种工艺一直在使用，后
一种工艺大部分已经失传。”
“老省长”说：“我怎么听说

有人说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失
蜡法’！”

郑雄说：“文物考古这一行，
干的都是死无对证的事，任何争议
都是正常的。”
“老省长”最后这句话，让郑

雄忽然感觉到莫大的压力。他平

静地应对着，内心深处敏感地意识
到，“老省长”最后这句话肯定不
是随便问问的，一定有他更深一层
的想法。

果然，“老省长”趁他在想别
的，突然问：“曾侯乙尊盘为什么
会冒紫烟？”

郑雄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

“我也不晓得，也是只听别人说，
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老省长”说：“什么境界的人

就能看到什么境界的东西。曾本
之不会没有见过吧？”

郑雄说：“他自己不说，也不
让我问，说这些邪门歪道、乌七八
糟的东西不值得费脑筋。”

“老省长”说：“有机会我要亲
自问问他。”

郑雄说：“曾先生脾气古怪不
大好说话。你还不如多去博物馆

看看，说不定哪天自己有所发现，
肯定比只听别人说的效果好。”

郑雄最后这句话得到了“老
省长”的认同。告别兴高采烈的
“老省长”，郑雄只顾往外走，忘了

先前吩咐别人将手机送到服务台。
眼看郑雄就要出大门了，余秘书才
在身后提醒，问他是不是想再丢一
次手机。

（未完待续）


